
近代汉语合口细音的演化 

叶荧光 

 

 

 

汉语中古音韵母系统的内在结构特点是：开合洪细与入声韵配阳声韵。中

古音进一步发展，由“开合洪细”逐渐演化为“开齐合撮”，由“入配阳”到“入

配阴”再到入声韵并入阴声韵，这是近代汉语韵母系统演化的基本脉络。三

四等合并，一二等合流，开合洪细向开齐合撮转变是必然的趋势。开齐合

撮格局形成的基本条件是撮口呼韵母的形成。根据相关资料的考察，开齐

合撮格局形成于明代后期。“开合洪细、开齐合撮、合口细音、撮口呼”是

四个不同的基本概念，相互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汉语中古音韵母系统的基本格局是：开合洪细与入声韵配阳声韵。中古音进一步

发展，由“开合洪细”逐渐演化为“开齐合撮”，由“入配阳”到“入配阴”再到入声韵并

入阴声韵。把这两条线索理清了，汉语近代音韵母系统演化的脉络也就清楚了。 

中古音的演化是有规律的，其韵母系统对照现代普通话音系，大体上是开口一、

二等演化为现代的开口呼，开口三、四等演化为齐齿呼，合口一、二等演化为合口

呼、合口三、四等演化为撮口呼。其间也有因为声母的影响和音节结构内在特点导

致韵母出现“例外”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是有条件、有规律的，而且没有超出开齐合

撮四呼的范围。 

考查合口细音的演化和撮口呼韵母形成的过程，是研究近代汉语语音史的一项

重要工作，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研究。本文拟通过对近代相关语音资料的考查，来

梳理合口细音演化的脉络，并对一些问题作出适当的解释。 

 

1. 中古合口三、四等韵的演化 

 

现代普通话音系中的撮口呼韵母主要是由中古合口三、四等韵演化而来的。考

查合口三、四等韵的演化，有助于弄清楚现代撮口呼韵母形成的历史、成因及其演

化规律。 

《广韵》音系 16 摄中含有合口三、四等韵的是：果摄合口三等戈韵；遇摄合

口三等鱼、语、御，虞、麌、遇；蟹摄合口三等祭、废，四等齐、霁；止摄合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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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近代汉语合口细音的演化 

等支、纸、寘，脂、旨、至，微、尾、未；咸摄合口三等凡、范、梵、乏；山摄合

口三等仙、狝、线、薛，元、阮、愿、月，四等先、铣、霰、屑；臻摄合口三等谆、

准、稕、術，文、吻、问、物；宕摄合口三等阳、养、漾、药；曾摄合口三等职；

梗摄合口三等庚、梗、映，清、静、昔，四等清、迥；通摄合口三等东、送、屋，

钟、肿、用、烛。16 摄中假、效、流、深、江 5 摄没有合口三、四等韵。果摄只有

合三戈韵。蟹摄合口三等只有独立去声韵祭、废，四等只有齐、霁。咸摄开口一二

三四等俱全，合口韵只有合三凡、范、梵、乏。曾摄只有合三职韵。在开合洪细的

格局中合口细音所占比例偏少，与开口洪音、开口细音、合口洪音相对而言是不均

衡的。 

底下逐摄考查中古合口三、四等韵的演化： 

 

1.1 果摄合口三等戈韵 

[iwɔ ]－[iuɛ ]－[yɛ /yə]－[yɛ ]（瘸、靴、 ） 

合口三等戈韵《洪武正韵》归十六遮部，是与[iɛ ]相对的合口韵[iuɛ ]。《韵略易

通》、《韵略汇通》的“遮蛇”与《洪武正韵》遮部相同。《等韵图经》归拙摄[yɛ ]韵。

《音韵阐微》归并情况与《洪武正韵》相似，其五歌开口三等韵（迦、 、茄）按

语：“以上戈韵三音齐齿呼，切韵指南与遮车等字合谱，故借遮耶二字切之。”其五

歌合口三等韵按语：（ 、瘸、靴、 、 ）“以上戈韵五音撮口呼。”合口三等

戈韵读[yɛ /yə]，已是典型的撮口呼韵母。在清代后期官话音材料中，合口三等戈

韵《正音咀华》、《正音通俗表》读[yə]，《官话新约全书》读ǖe[yɛ ]。 

 

1.2 遇摄合口三等鱼、语、御，虞、麌、遇 

现代[y]韵主要来自合口三等鱼、虞，但实际上它们只是部分演化为[y]韵。 

[iwo]、[iʉ ]－[iʉ]－[y] 

            | 

           [ʯ]/[ʉ]－[u]（非组庄知章组） 

唐时“虞模同用，鱼独用”，鱼、虞有别，唐以后二者混同。首先，中唐以后伴

随着唇音的分化，虞韵轻唇音由[iʉ]－[ʉ]－[u],并入模韵。其次，宋元时期，庄组三

等韵受声母影响发生同样的变化：[iʉ]－[tʂʯ/tʂ ʉ]－[tʂu]。明后期，知章组转为舌

尖后音与庄组混同。知章组合口三等韵受声母影响亦发生同样变化。 

《洪武正韵》鱼、模分韵，合口三等鱼虞已有转向撮口呼的倾向。《书文音义便

考私编》（1587 年）“鱼虞” 大部分已读[y]，但知章组仍读细音[iʉ] 。《西儒耳目资》

（1625 年）知章组合口三等鱼虞记作中音 ụ（[ʯ]/[ʉ]）与模韵[u]相区别，其他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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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字读[y]。清初《五方元音》知章组合口三等鱼虞已并入七虎[u]韵，合口三等鱼虞

（非庄知章外）读[y]。 相对而言，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变化要快一些，《等韵图经》

（1606 年）音系知章组已与庄组完全合流，转为舌尖后音。知章组合口三等鱼虞归

在止摄[ʯ]韵，与祝摄[u]韵仍有区别。陆志韦（1945 年）认为，“i 的合口应当是 y。

所可疑的，‘珠、樗、乳、书’”要是也作为 y ，跟现代北平音不能联络。那么徐孝的

方言就不能是国音的祖语。这韵的元音也许跟《西儒耳目资》的‘u 中’相同。‘珠’是

[tʂ ʉ]，不是[ʨy]。国语的[tʂu]是更后起的。”我们同意陆先生的意见，将知章组合

口三等鱼虞拟作[ʉ]或[ʯ]（拟作圆唇舌尖元音更好一些）。[ʧ iʉ]—[tʂ ʉ/tʂʯ]—[tʂu]，

这种演化不但符合近代音的演变规律，而且把[ʯ]当作与[ɿ /ʅ ]配对的合口韵也是合

适的。其止摄含[ɿ ]、[ʅ ]、[ʯ]、[i]、[y]、[ɚ]6 个韵母。《等韵图经》将知章组合口

三等鱼虞安置在止摄而与祝摄[u]韵相区别，《西儒耳目资》将知章组合口三等鱼虞

记作中音 ụ  （[ʉ]），揭示了知章组合口三等鱼虞演化的一个过度阶段，具有很高的

资料价值。感谢陆先生的独特眼光。 

遇摄合口三等韵除先后并入合口一等模韵的非组、庄组、知章组外，其余声组

字均演化为[y]韵。只有个别字例外，如：“庐”读[lu] ，可能是后起的俗读音。 

 

 

1.3 蟹摄合口三等祭、废，合口四等齐、霁 

祭[iwɛ i]、废[iwᴇ i]、齐[iwei]、霁[iwei]，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具有[iw-]介音和[-i]

韵尾，它们合流以后仍保持这种结构模式，因而[i-]介音容易受韵尾的异化而丢失，

转化为合口洪音：[iwei]—[wei]，这是韵母自身结构特点使然。非组字（废、吠、

肺）的[i-]介音也可看作受唇齿音声母的影响而丢失（实际上是双重影响），[fwei]

进一步发展变为[fei]。 

《洪武正韵》合三祭、废（非组外）、合四齐霽归七灰[wei] 韵。 

 

1.4 止摄合口三等支、纸、寘，脂、旨、至，微、尾、未 

 

止摄合口三等韵的结构特点及演化规律与蟹摄合口三等韵大致相同。逐渐并入

蟹摄合口一等韵。来母字：累、垒、类、泪，现代音读：[lei]，由合口变开口，这

是北方话晚近产生的俗读音。例外字有：揣、衰、摔、帅、季。王力先生认为，“支

脂两韵庄系合口字起了特殊的变化，跑到蟹摄里去了（‘揣’[tʂuai]，‘衰帅摔’[ʂuai]）。”

（王 1980 年  P160）“季”当读 [kuei]，读 [ʨi]可能是受开口三等韵影响产生的俗

读。 

合口三等微韵（非组）同样由合口再变开口[ei]。 

在《洪武正韵》和《中原音韵》中，蟹摄合口三四等韵、止摄合口三等韵均已

与合口一等韵混并。合三微（唇音）《洪武正韵》并入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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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摄、止摄合口细音没有演化成撮口呼韵母，它们转为合口洪音的时间相对较

早，宋元时期已经完成转变。 

阴声韵假、效、流三摄没有合口三四等韵。 

 

1.5 咸摄合口三等凡、范、梵、乏 

 

咸摄合口三等凡范梵乏，只有少量唇音字，受轻唇音声母影响，韵头[i]、[w]

渐次丢失，演化为开口韵：凡 [biwæm]—[bviwæm]—[vwæn/fwæn]—[fan]，乏

[biwæp]—[bviwæp]—[vwæp/fwæp]—[faˀ ]—[fa] 

《洪武正韵》合口三等凡乏并入二十一覃 [am ]/[ ap] ，已是开口洪音。《韵略

易通》虽然保存缄咸、廉纤，但“凡乏”已并入山寒读 [an]—[aˀ ],这与唇音声母的影

响有关 。 

深摄没有合口三、四等韵。 

 

1.6 山摄合口三等仙狝线薛、元阮願月，合口四等先銑霰屑 

 

唇 音 合 口 三 等 元 阮 願 月 受 轻 唇 音 声 母 影 响 渐 次 演 化 为 开 口 呼 ：

[piwɐn]—[fwɐn]—[fan]，[piwɐ t]—[fwɐ t]—[faˀ ]—[fa]。知章组合口三等仙狝线薛，

受 舌 尖 后 音 声 母 影 响 变 读 合 口 呼 [uan]/[uo] ： 专

[ʨiwɛ n]—[ʧ iwɛ n]—[tʂwɛ n]—[tʂuan]，拙[ʨiwɛ t]—[ʧ iwɛ ˀ ]—[tʂuɛ ˀ ]—[tʂuo]。

其他声组的山摄合口三、四等韵混并演化为 [yɛ n]/[yɛ ]： [iwɛ n]—[yɛ n] ，

[iwɛ t]—[iwɛ ˀ ]—[yɛ ]。例外字：“攣、恋、劣”，受来母影响而变读；“沿、铅、兗、

县”：[iɛ n]，是后起的俗读。 

《洪武正韵》山摄合口三四等韵混同，归十一先[iwɛ n]/[ iwɛ t] 韵；《韵略易通》

归六先全[iuɛ n]/[iuɛ ˀ ] ，与《洪武正韵》先部基本相同；《韵略汇通》山摄合口三

四等归先全[iuɛ n]/[iuɛ ˀ ]，是承接《韵略易通》而来，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                                                                                                                                                                                       

清初《五方元音》已读 [yɛ n] ]/[yɛ ˀ ]；《等韵图经》知章组合口三等韵已转入[uan] 

/[uo]，其他声组字已是典型的撮口呼[yɛ n] 、[yɛ ]。“恋”《等韵图经》读[lyɛ n]。 

 

1.7 臻摄合口三等谆、准、稕、术，文、吻、问、物 

 

唇齿音“文吻问物”，由合口细音变开口韵：分[piwən]—[fwən]—[fən]，佛

[iwənt]—[fwə t]—[fuˀ ]—[fu] 。 知 章 组 “ 谆 准 稕 術 ” 变 读 [uən]/[u] ： 春

[ʧ ʻ iwən]—[tʂ ʻ uən]，出[ʧ ʻ iʉˀ ]—[tʂ ʻ ʉˀ ]—[tʂ ʻ u]。其他声组字自然演化为

[yn]/[y]。 

《韵略易通》合口三等文（唇音）与合口一等魂读同[uən]，“分”读[fuən]，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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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三等谆、合口三等文（牙喉音）读[iuən]：伦、遵、春、唇、君…… 

《西儒耳目资》合口三等文（唇音）归[uən]，合口三等谆（知章组）归[uən]

韵。其他声组字归[ yn]，来母字“沦、伦、论、轮”重见 27 摄[luən]。 

《五方元音》知章组谆韵归[uən]韵，其余合口三等韵读[yn]：伦、君、群…… 

《等韵图经》合口三等文（唇音）读[ən]，知章组合口三等谆韵读[uən]，其他

声组读[yn] 。 

《等韵图经》第 10 臻摄是否仍保持合口细音[iuən]，可以讨论。陆志韦（1945

年）认为：“来母下还是分一、三等的，所以我们猜想第三排的音大概还是 iun ，不

是 yn 。因为‘论’假如已经读 lyn ，好像不能再变为今音的 lun（或是俗音[lin]）。（参

《耳目资》‘论’字 lun 跟 liun 重读）” 

我们以为，陆先生的意见值得商榷，《等韵图经》音系开齐合撮的格局已经形成，

知章组与庄组混同，读舌尖后音，除去唇音、庄组、知章组，其他声组的合口三等

韵应当是比较典型的撮口韵了。《等韵图经》臻摄第十九合口篇，不仅来母分一、三

等，其他声组也分一、三等。徐孝将合口一等字“论”放在第三排，这并不能说明

本图第三排的音还是[liuən]，不是[lyn]。徐孝这样处理应该是另有原因。即象《西

儒耳目资》一样，“论”有[luən]、[lyn]两读，来母臻摄合口一、三等的“论、伦、

沦、轮”等的谐声声旁相同导致混读。虽然“论”当时可读[lyn]，但是徐孝在制作

韵图时将合口一等“论”放在第三排，严格说来不是很合适，因为容易产生误解。 

例外字“遵、皴、筍、榫”读[uən]，同样是受合口一等字或知章组字的影响所致。

“率、蟀”读[ʂuai]，与止摄“摔帅衰”类似，“尹”读[in]，较特殊，可能与“伊” 的影响

有关，也是俗读。 

 

1.8 宕摄合口三等阳、养、漾、药 

合口三等非组变读开口呼，如：“方”[piwɑŋ]—[fuɑŋ]—[fɑŋ]。牙喉音合口三等阳受

合口一等唐的牵引与合口一等韵混同。强势的牙喉音声母挤掉 [i-]介音：

[kiwɑŋ]—[kuɑŋ]，这种变化可能发生得比较早。入声韵的情况却不同，如：

“钁”[kiwɒk]—[kiwɔ ˀ ]—[kiwoˀ ]—[kyoˀ ]—[ʨyɛ ]。 

《洪武正韵》合口三等阳（唇音）变开口洪音[ɑŋ]，牙喉音变合口洪音[uɑŋ]。

《中原音韵》的情况与《洪武正韵》相似。《韵法直图》光韵注：“匡狂王三字，横

图属 韵，莊窗床霜四字横图属姜韵。此图俱属於光，所呼不同，予莫能辨，惟博

雅者酌之。”1合口三等阳（匡狂王）《横图》属[ yɑŋ] ，开口三等阳（庄组）（莊窗

床霜）《横图》属 [iɑŋ] ，《直图》俱属 [uɑŋ]，合口三等阳（牙喉音）已变读合口

呼。 

 

                                                        
1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 233 册）梅膺祚《字汇》P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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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宕摄开口三等药韵和江摄开口二等觉韵 

开口三等药韵（知章组除外）和开口二等觉韵（牙喉音）逐渐演化为撮口韵，

如： [iɒk]—[iɔ k]—[iɔ ˀ ]—[ioˀ ]—[yoˀ ]—[yo]—[yɛ ] （文读音） 

                   | 

 [iɔ ʷ ]/[iɑʷ ]—[iɑu] （白读音） 

开口二等觉韵（牙喉音）由[ɔ k]—[iɔ k]，与开口三等药韵合流。 

清初《五方元音》开口三等药韵（除知章组外）和开口二等觉韵（牙喉音）归

在八驼入声[iɔ ˀ ]/[ioˀ ]，如：“略、爵、削、角、学”。《音韵阐微》读[ioˀ ]（合口三

等药读[yoˀ ]）。清末《官话新约全书》读 ioh [ioˀ ]，如：“药、脚、雀、略、学、岳、

确、角”。《李氏音鉴》之北京音读 [yo] 。[yo]并入[yɛ ] 韵是很晚近的事。 

由于开口三等药韵、开口二等觉韵在演化的过程中主元音一直保持圆唇化的倾

向，导致[i-]介音被同化为[y]。但北方话的白读音舒化较早，而保持齐齿呼。例外

字“握”。 

这是汉语近代音中由开口细音演变为合口细音的特例。 

 

1.2 曾摄合口三等职，梗摄合口三等庚梗映、清静昔，合口四等青迥 

 

合口三等职，如：域 [iw  k]—[iwəˀ ]—[yəˀ ]/[yˀ ]—[y]。曾摄合口三等只有入

声职韵。 

《洪武正韵》合口三等庚清、合口四等青归在十八庚的[iuəŋ]韵：“兄、荣、永、

倾、琼、莹、迥。”合口三等职昔并为陌韵[iw  k]：“域、疫、役”。《韵略易通》域[iuˀ ]，

疫役[iˀ ]（俗读），合口三等庚清、合口四等青读[iuəŋ]。《韵略汇通》已将《韵略易

通》[iuəŋ]并入东洪的[iuŋ]。《等韵图经》将《中原音韵》东钟[iuŋ]、庚清[iuəŋ]

并为[yŋ]。《五方元音》合口三等庚清、合口四等青读[yŋ]，如：倾、兄、莹、迥。

七虎[iʉˀ ]韵不配阴声韵。年希尧本将[kiʉˀ ]、[iʉˀ ]改为地韵，与[yˀ ]合并，“域、

疫、役”读[yˀ ]。《音韵阐微》合口三等职、昔，读[yˀ ]，合口三等庚清、合口四等

青并入合口三等东冬，读[yŋ]。清末《官话新约全书》合口三等庚清、合口四等青

记作 iong[ioŋ/yŋ]，合口三等职昔：“域、役、疫”记作 iuh[iuˀ /yˀ ]。“倾、顷、营、

颖”读[iŋ]，在北方话口语中产生的时间估计也不会太早。 

 

1.3 通摄合口三等东、送、屋，钟、肿、用、烛 

 

合口三等东钟（唇音）由合口细音变开口洪音，东钟合流： [iwoŋ]、

[iwəŋ]—[iuŋ]—[fuŋ]/[foŋ]—[fəŋ]。通摄合口三等韵，除知照组外，其余声组字也

没有全部变读撮口呼。 

《洪武正韵》合口三等东钟[iuŋ]（唇音庄组）由细变洪， 读[uŋ]；其他声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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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合口细音 。合口三等屋烛[iuk]，除合口三等屋（唇音庄组）变读洪音[uk]外，

还有部分字变读洪音，如：“六、陆、绿、录，卢谷切；肃，苏谷切；促，千木切。” 

《韵略易通》东洪与《洪武正韵》东屋相当，但泥、来、精组的合口三等韵已

转为洪音，如：“浓、隆、龙、从、嵩、松”，读[uŋ]；“六、陆、宿、绿、足、促、

俗”，读[uˀ ]。 

《韵法直图》弓韵收合口三等东钟及合口一等冬韵字，后注“撮口呼”，“本图首

句四声惟穷字合韵（‘弓穹穷顒’）余及纵从等字若照汉音当属公韵，今依洪武等韵收

在本韵，则读‘弓’字似扃字之音。”2合口三等韵依例当读撮口呼，若照汉音当属公韵

（合口呼），就是说“弓”等实际已读[uŋ]，牙喉音合口三等冬钟韵中读合口呼的不少，

如：弓、躬、宫、恭、供、拱、巩、共、恐，等。 

合口三等“屋烛”演化为[y]的也只有牙喉音声母字。“绿、续”[u]、[y]两读。 

以上我们对中古合口细音演化的大致情况作了初步的考查梳理。对于现代汉语

普通话撮口呼韵母偏少的原因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首先，因为撮口呼韵母主要源

自中古合口细音，而中古音系的合口细音分布不均衡，偏少；现代撮口呼韵母自然

不会多。第二，唇音和知、庄、章声母导致合口细音由细变洪，甚至泥、来母和见

组声母也导致[i-]介音的丢失，比如：合口三等东钟韵的泥、来母及见组、精组都发

生了此类变化，使合口三等东钟的大部分字转为洪音。牙喉音对合口三等阳韵的影

响更为全面。第三，蟹摄合口三、四等韵、止摄合口三等韵，因为自身结构特点，

既有[i-]介音又以[i]为韵尾，发生异化导致[i-]介音丢失，使蟹摄、止摄失去产生撮

口呼的可能。第四，近代音的演化总体趋向简化，导致相近韵母混并，特别是北音

入声消失，撮口呼入声韵只能并入相应的阴声韵。 

通过考查我们发现中古合口细音的演化进程是缓慢和不平衡的。不同声类对合

口细音的影响有先有后，而且是分步走的，比如：轻唇音对合口三等韵的影响，一

定是经过合口洪音，即先丢失[i-]介音，再到开口韵，即再丢失[w-]介音，两个阶段

的。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合口三等韵的演化，相对而言，比标准音（官话音）快一些。

这只要将代表基础方言口语音的《中原音韵》、《等韵图经》、《李氏音鉴》的北京音

等跟《洪武正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音韵阐微》、《正音咀华》、《官话新

约全书》等做个比较就清楚了。 

从开合洪细演化为开齐合撮，关键要素是撮口呼韵母的形成，即单韵母[y]和合

口三、四等[iw-]介音的[y]化。根据相关资料的考查，近代音完成开齐合撮格局转化

的时间，大致是明代后期这段时间。关于单韵母[y]形成的具体时间学界尚无定论。 

 

2. 开齐合撮格局的形成 

 

中古音往前发展，三、四等细音合流，一、二等洪音混并，开合洪细的格局向

                                                        
2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 233 册）梅膺祚《字汇》P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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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齐合撮转变已成为必然之势，只不过这种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同韵、摄演

化的快慢也不一样，而且韵母的演化明显受制于声母，常常是以声母为条件的。韵

母系统开齐合撮格局的形成，其关键则在于撮口呼韵母的形成。我们并不认为中古

合口细音就是撮口呼，实际上合口三、四等韵演变为撮口呼韵，体现为一个逐渐演

化的过程，是整个韵母系统内部结构关系的调整变化。 

汉语近代音开齐合撮格局形成于明代后期这段时间，也就是说到了明代后期近

代音韵母系统已完成了从开合洪细向开齐合撮的转变。我们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有

许多语音资料支持这种看法。 

薛凤生：“明清以来，中国学者有关北京音韵的著作，为数甚多。他们或则用传

统韵书的形式，或则用改良式的韵图，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近代汉语的资料，以及一

些颇具新意的见解（当然糟粕也不少），对汉语音节性质上分为‘开齐合撮’四类的确

认。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达成的。”（薛 1986 年  P9） 

邵荣芬：“最初创立四呼分类的是明末（1612 年）无名氏所作的《韵法直图》

一书，后来在清初潘耒所作的《类音》（1712 年）一书里，对四呼作了更为准确的

描写。他说：‘凡音皆自内而外，初出于喉，平舌舒唇，谓之开口；举舌对齿，声在

舌颚之间，谓之齐齿；敛唇而蓄之，声满颐辅之间，谓之合口；蹙唇而成声，谓之

撮口。’ 

……明清学者创立了这种韵母分类法，不但表明当时学者们分析语音的能力很

高，而且也告诉我们汉语[y-]介音在那个时候已经产生了。”（邵 1979 年  P71） 

薛先生、邵先生只是说，开齐合撮格局形成的时间大致是明末清初，说的不是

很确切。我们可以看看以下几分材料的情况。  

《中原音韵》（1324 年）音系“鱼模”合韵，虽然合口三等韵鱼（庄）、虞（非、

庄）已转化为洪音并入模韵[u] ，北音鱼模合韵主要是由于叶韵的缘故，实际上鱼、

模主元音已有一定差别，但鱼韵还不可能是[y]，因为[u]、[y]是不可能合韵通押的。 

《洪武正韵》（1375 年）根据“其音谐韵协者并入之，否则析之”的原则，将《广

韵》206 韵重新归并为 76 部，平上去各 22 部，入声 10 部。其特点在于大胆改定

《礼部韵略》的韵部，以“中原雅音”为标准进行归并。但整个韵母系统仍保持开合

洪细，入声韵配阳声韵的传统模式。 

有的学者认为《韵略易通》（1442 年）居鱼、呼模分韵，表明[y]韵已经形成，

其实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韵略易通》大体仍维持开合洪细的格局，特别是维持入

声韵配阳声韵的传统模式，显得比较保守，虽然体例上有所创新，音系内在的关系

却没有大的变化。该书作者兰茂及后来的本悟和尚均无关于开齐合撮的说明，或许

他们还没意识到这种变化。虽然居鱼、呼模分部，但合口三等鱼虞（知章组）仍读

合口细音，影响了其他声组字韵母的[y]化。 

《韵略汇通》（1642 年）居鱼、呼模分部，而且把《易通》西微的[i]韵移作居

鱼的开口，同时改西微为灰微，看来居鱼的合口韵已与《易通》的居鱼不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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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接近[y]的音。但是大部分知章组合口三等韵仍读合口细音，且《汇通》承接《易

通》而来，在形式上仍刻意维持开合洪细、入声韵配阳声韵的模式，[y]化的趋势没

有很好表现出来。 

《西儒耳目资》（1625 年）采用罗马字母记音，作者是外国传教士，不受音韵

传统的束缚，记音相当精细。金书韵母（字母）共分 50 摄，其中第五[u]摄又分“甚

次中”三等，第二[e]摄、第四[o]摄、第十四[ie]摄、第十五[io]摄、第二十四[uo]摄

的入声又各分“甚次”二音。根据金氏自己的统计“母有字者 104，子有字者 1403，其

余无字，”带调音节“共计 5585，此是全局隔方之密。”（《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问

答》） 根据叶宝奎（2001 年）的归纳整理，共有韵母 56 个，其中入声韵 17 个。

作者采用加点的方法标示韵母（元音）的甚次中，次者元音上加点，如：“u ”；中者

元音下加点，如：“ụ”；“甚者，自鸣字之完声也” ，不加点。“u ”记的是[ɿ ]，“ụ”记

的是[ʯ/ʉ]。这是金氏对于不能用罗马字标注的音所采用的补救办法（因为不是采用

国际音标注音，对撮口呼韵母的标记亦有不便之处，而采用 iu-表示合口细音可能也

是出于方便的考虑）。 该书所记合口细音韵母有：iue （含入声韵）、iụ  （含入声

韵）、iuen 、iun 、ium 。《西儒耳目资》大部分知章组的三等韵已由细变洪。合口

三等鱼虞的知章组演化为 ụ  [ʯ /ʉ]。第十六 iụ  摄只有中音，无甚次。对照合口细

音韵母，iụ  韵应该是[y]或接近[y]的音， iue 应是接近[yɛ ]/[yɛ ˀ ] 的音，iuen 、

iun 、iuŋ 应是接近[yɛ n] [yn] [yŋ] 的音。（参见叶宝奎 2001 年  P120-127） 

《西儒耳目资》音系与《洪武正韵》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入声韵已改配阴

声韵，撮口呼韵母已基本成型。 

《书文音义便考私编》（1587 年）的韵谱与旧等韵不同，其编制以韵为主，每

韵上列声母，下列韵字。每母之下注以呼法，如：见合、见撮之类。“见合”表示某

韵（见母）合口呼，“见撮”表示某韵（见母）撮口呼。对合口细音明确标示撮口呼。

其韵母系统开齐合撮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只是因为知章组尚未与庄组混同，部分知

章组合口三等韵尚未由细变洪，还跟别的声组的合口三等韵在一起，使得合口三等

韵的演化尚不完全。《韵法横图》、《韵法直图》的情况与之大体相近。 

代表北音的《等韵图经》（1606 年）知章组三等韵全部变读洪音， 合口三等韵

转为撮口呼韵母的过程已经完成。只是祝摄第三格还有“ 衄、育、倏”为[iu]与止摄

合口“女、玉、旭”略有区别 。合口三等鱼（庄）、虞（非、庄）归祝摄[u]韵，知章

组归在止摄读[ʯ] ，其他声组字归在止摄[y]韵，止摄含：[ɿ ]、[ʅ ]、[ʯ]、[i]、[y]、

[ɚ]6 个韵母。 [i] 与[y]，[ɿ ]/[ʅ ]与[ʯ]开合相配整齐。 

《等韵图经》音系开齐合撮的格局已经形成，整个音系与现代北京音已经很相

近了。 

清初《五方元音》、《音韵阐微》撮口呼的演化也已完成，只是官话音仍保持入

声韵而已。 

（以上几分材料中有关合口细音韵母演化的基本情况，参见叶宝奎《明清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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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系》2001 年） 

 

 

合口细音韵母表 

《洪武正韵》 [iuŋ] [iuk]  [iʉ]  [iuən] [iuə t]   [iuɛ n] [iuɛ t]   

[iuɛ ]  

[iuəŋ] [iuək] 

《韵略易通》 [iuŋ] [iʉˀ ] [iʉ]  [iun] [iʉˀ ]   [iuɛ n] [iuɛ ˀ ]   [iuɛ ]   

[iuəŋ] [iʉˀ ] 

《西儒耳目资》 [yŋ]   [y] [yˀ ]   [yn]     [yɛ n]     [yɛ ] [yɛ ˀ ] 

《韵略汇通》 [iuŋ][iʉˀ ] [iʉ/y]  [iun] [iʉˀ ]  [iuɛ n] [iuɛ ˀ ]  [iuɛ ] 

《书文音义便考私编》 [yŋ]   [y/iʉ]   [yn]   [yɛ n/iuɛ n]    [yɛ ]   

[yəŋ]   [yˀ /iʉˀ ]                   [yoˀ ] [yɛ ˀ ] 

《韵法横图》 [yŋ]   [y/iʉ]   [yən]    [yɛ n]       [yɛ ]   

[yəŋ]   [yˀ /iʉˀ ]   [yɑŋ]（ ）    [yəˀ ] [yoˀ ] 

《韵法直图》 [yŋ] [yˀ /iʉˀ ]   [y/iʉ]   [yn/iun]  [yɛ n/iuɛ n] 

[yɛ ʔ /iuɛ ˀ ]   [yən] [yəˀ /iʉˀ ]  [yɛ ] 

《等韵图经》 [yŋ]    [y/iʉ ]    [yɛ ]    [yn]     [yɛ n] 

《五方元音》 [yɛ n]    [yn]   [yŋ]   [y] [yˀ ]    [yɛ ] [yɛ ˀ ] 

《音韵阐微》 [y] [yˀ ]  [yo] [yoˀ ]   [yɛ ˀ ]   [yɛ n]   [yn]   [yŋ] 

 

面对新变化新现象，明代中期以后，学者们的看法、认识是不一样的。比如：

《书文音义便考私编》的作者李登关于韵之开合的意见是“诸母所谓开者，开口呼也，

呼毕而后开。闭者闭口呼也，呼毕而口闭。卷谓卷舌，舌卷上腭而为声，‘因烟’是也。

抵谓抵齿，舌抵上齿而为声，‘之师’是也。撮谓撮口呼，唇聚而出，‘聚遇’是也。合

谓合口呼，两颐内鼓，‘胡禄’是也。正谓正齿，别於抵齿也。为其同韵同母而有此分

辩，不得不立此字，但一会意，即皆筌蹄。”（《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例论》） 

李氏说明虽不很准确，但关于撮口呼、合口呼的描述简洁明了，李氏已经意识

到韵母系统由开合洪细向开齐合撮的转变。 

《韵法横图》的作者李嘉绍，是《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作者李登的儿子，可见

两书的关系。其篇首明言：“等韵旧法精妙至矣，但门法多端，初学难入。兹妄不揣

祖述其意而为此谱。……”3这部韵图原名《射标切韵法》，梅膺祚取以附于《字汇》

之后，改称《韵法横图》。 

                                                        
3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 233 册）梅膺祚《字汇》P433 

131



叶：近代汉语合口细音的演化 

《韵法横图》舒声分为 42 韵，入声单立 16 韵，总共 58 韵。作者对这 58 韵都

一一作了分类标注，在各韵开头分别注以“合口、撮口、开口、齐齿、闭口、混”。

他虽然把大部分韵都纳入了“开齐合撮”的框架，但还是没有摆脱《书文音义便考私

编》的影响，仍把韵尾[-m] [-n]掺入分类的标准。将[-m]尾韵归为“闭口”，如：间、

监两韵归入齐齿呼本是准确的，却缀上“卷舌”，“卷舌而闭”。所谓“卷舌”大概指发[n]

时舌尖上翘。监韵后附注：“音与间同，但旋闭口。”间韵为“齐齿卷舌”，那么监韵自

然就是“齐齿卷舌而闭”了。 

混呼就所辖的韵来看，大概指两韵同列。如：肱和炯是一合一撮；光和上去声

的冈是一合一开； 和上去声的姜是一撮一齐；牙音姜韵既有二等江韵字又有三等

阳韵字，也是一开一齐；入声角韵内部含合口与撮口两呼。值得注意的是，标为“混”

的主要是：“光、 、冈、姜、角”五韵。它们都属江宕两摄，后来由于语音演变而

互混，到了《四声等子》遂有“内外混等”，“江阳借形”一类的说法。《韵法横图》“混”

呼之名可能是受了《四声等子》的影响，略加扩展延伸至肱炯两韵。 

《韵法直图》则于每韵后附注呼法：公韵，“合口呼”。冈韵，“平入开口呼，上

去混呼”。骄韵，“齐齿呼”。基韵，“齐齿呼”。居韵，“撮口呼”。弓韵，“撮口呼”。庚

韵，“开口呼”。根韵，未注。京韵、巾韵、金韵，注：“京巾金三韵似出一音，而潜

味之，京巾齐齿呼，金闭口呼，京齐齿而启唇呼，巾齐齿呼而旋闭口，微有别耳”。

簪韵，“闭口呼”。钧韵，“撮口呼”。扃韵，“混呼”。裩韵，“合口呼”。光韵，注：“匡

狂王三字，横图属 韵，莊窗床霜四字，横图属姜韵，此图俱属於光，所呼不同，

予莫能辨，为博雅者酌之”。觥韵，注：“崩烹彭盲，横图属庚韵，此图属合口呼，

若属庚韵则开口呼矣。二图各异或亦风土囿之欤。”江韵，“混呼”。规韵，“合口呼”。

姥韵，“合口呼”。赀韵，“咬齿之韵”。乖韵，“合口呼”。该韵，“开口呼”。皆韵，“齐

齿呼”。瓜韵，“合口呼”。嘉韵，“齐齿呼”。拏韵，“舌向上呼”。迦韵，“齐齿呼”。  韵，

“撮口呼”。戈韵，“合口呼”。歌韵，“开口呼”。官韵，“合口呼”。涓韵，“撮口呼”。

干韵，“开口呼”。坚韵，“齐齿呼”。兼韵，“闭口呼”。关韵，“合口呼”。艰韵，“齐齿

卷舌呼”。甘韵，“闭口呼”。监韵，“齐齿卷舌而闭”。高韵，“开口呼”。交韵，“齐齿

呼”。钩韵，“开口呼”。鸠韵，“齐齿呼”。 

《韵法直图》的呼法标注，大致沿袭《韵法横图》而来，二者差别不大。 

明代后期学者对于开齐合撮的认识不很准确是不奇怪的，因为它是新变化、新

现象。清初学者的认识就清楚多了。因为它已是学者们所熟悉的普遍事实了。 

《音韵阐微》关于各韵开齐合撮四呼的注释说明，简洁明了，十分详尽。其《凡

例》云：“依韵辨音各有呼法，旧分开合二呼，每呼四等，近来审音者於开口呼内又

分齐齿呼，于合口呼内又分撮口呼，……今于每韵内分注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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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口呼各若干音，以为按母分音之据，乃呼法也。”4而特殊变化者均于按语中予以

说明，例如：四支合口三等韵按语：“以上三十九音共分三等，其居第二等者为合口

呼，居第三等第四等者按韵谱宜作撮口呼，今音读作合口呼。”5九佳开口二等韵牙

喉音按语：“以上十一音，韵谱例属开口呼，今读作齐齿呼。”6又如，四支开口三等

韵按语：“以上三十一音共分三等，其居第二等者为开口呼，居第三等第四等者为齐

齿呼，今于第四等齿头数音皆读作开口呼。”7这说明四支开口三等韵已分为[i]、[ɿ ]、

[ʅ ]三韵。其居第二等者庄组为[ʅ ]，于第四等齿头音者精组今读[ɿ ]，皆开口呼，余

为齐齿呼。 

 

3. “合口细音”与“撮口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近现代的撮口呼是由中古的合口细音演化而来的，开齐合撮的格局是由开合洪

细的格局演化而来的。它们相互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将他们混同起来，就可

能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开齐合撮与开合洪细的关系前辈学者曾有过讨论。 

曾运乾说：“顾自两宋以降，为斯学者，无虑数十百家，其中著闻者，如宋司

马光之《切韵指掌图》、郑樵之《七音略》、张麟之之《指微韵镜》、元刘鉴之《切韵

指南》、无名氏之《四声等子》、清江永之《四声切韵表》、戴震之《声类表》、陈澧

之《切韵考•内外篇》，率皆牵强附会，未符隋唐旧法，……”（曾 1996 年  P18） 

曾先生认为两宋以来的等韵图“率皆牵强附会，未符隋唐旧法”。何以见得呢？

他说“开合各分四等，本宋元明等韵谬误之点，无名氏之《字母切韵要法》始证其

误。考《要法》各摄皆分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所谓四等也……

清潘次耕《类音》承其说，以开口正韵为开口呼，开口副韵为齐齿呼，合口正韵为

合口呼，合口副韵为撮口呼。而《华梵字谱》亦用其名。 盖此种分别，实近于自然

也。至如等韵家所以误分八等之故，潘次耕尝辩之。其说云：‘三十六母并列一格，

而以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分置四等，则出切行韵，划一分明，有何门法之可言哉。…… 

是则开合各分四等者，实诸家等韵谱之削足适履也。’”所谓等韵家误分八等之弊，

曾先生还援引了陈东塾、劳乃宣、黄侃等人的意见。“由数家所说推之，则知音韵

之别，本不过开齐合撮四呼，等韵之列成开口四等、合口四等者，非真有八等之殊

音，实立法未善之故也。”（曾 1996 年  P70-71） 

又如章太炎《音理论》云：“……始作字母，未有分等。同母之声，大别之不过

合口开口。分其视合口而减者为撮口；分其视开口而减者为齐齿。开口合口皆外声，

                                                        
4
 

5
 
6
 
7《四库全书》（文渊阁影本）240 册 李光地《音韵阐微》P11，P52，P68，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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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口齐齿皆内声也。依以节限，则合口为一等，撮口其细也；开口为一等，齐齿其

细也。本则有二，二又为四，此易简可以告童孺者。季宋以降，或谓合口开口皆四

等，而同母同收者可分为八，是乃空有其名，言其实，使人哽介不能作语。验以‘见’

母收舌之音，‘昆群根斤’以外，复有他声可容其间耶？”（见 史存直 1997 年  

P303 ） 

史存直《韵等新探》云：“现在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解释，是清朝江永所提出的

解释：‘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这个解释之所以为多数人所接

受，乃是因为它表面上最有道理。由一等至四等，依次而下，逐渐由洪而细，岂不

像是很合理。其实是最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弄清‘洪细’指的是什么：是

介音呢还是韵的主要元音。如果是介音，那就只能有洪细两等，而不会有洪大、次

大、细、尤细四等。如果是韵的主要元音，那么不合理就更为明显。既然连主元音

的开度都不同了，何以会有二三四等字同属一韵现象？”（史 1997 年  P302 ） 

赵荫棠《等韵源流》（1985 年  P328-329）指出：“宋人四等之意义与明人四

呼之意义，是不相同的 ，若拿历史的眼光看起来，两者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决不

可将二者混而为一，以后者就是前者的。不幸‘等’说失亡之后，学者反以‘呼’说诋诬

之。遂演成等与呼混淆之局面。至民国，首起而辩之者，则为高元氏。他说：‘等呼

论的重要著作有：《七音略》、《韵镜》、《切韵指南》、《等韵切音指南》、《切韵要法》、

《华梵字谱》、《等韵一得》等书。中间以《等韵切音指南》同《切韵要法》为界。

《等韵切音指南》以上同《切韵要法》以下，两者内容截然不同。前者北方人或中

部人读之，茫然不解，所以历来音韵学者对于前者韵书，攻击不遗余力，而潘氏（稼

堂）更闹了一个大笑话，他用自己的方音做评判古音的标准（见《类音》、《等韵一

得》引言），大骂《指南》不合。殊不知若以广东音读之，则潘氏所谓不合者无不一

一切于实际，而对于《切韵要法》、《等韵一得》诸书所列，反觉茫然。这个差别，

向来论者只以为一是八等分法，一是四等分法，不过一个分得疏略些，一个分得精

细些，分类标准并没有改变。这便大错了。其实两派并不是程度上差别，乃是性质

上差别，他们分类之结果同为四等，而所持分类标准则全然不同，……’（高元《国

音学》三章八节《辟等呼论》）” 

赵先生关于宋人四等之意义与明人四呼之意义不相同的意见是正确的，所引高

元氏的观点也是对的。明清以来部分学者以今律古，混淆开合洪细和开齐合撮的区

别，无异于抹杀语音的历时变化，以近代音的开齐合撮去否定中古音的开合洪细，

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相吻合。他们共同的毛病就在于以变化了的事实去套中古音，自

然有失偏颇。若以《切韵要法》各摄皆分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

韵，去证明或推论《韵镜》等诸家韵图“未符隋唐旧法”，那才是牵强附会。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上册）对近代汉语四呼的形成和相互转变交替作了较

为具体的考察。他指出：“四呼是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特点，韵头的转化是具有

比较普遍的规律的。开口可以变为齐齿，齐齿可以变为开口，开口可以变为合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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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口可以变为开口；撮口可以变为合口，也可以变为开口。齐齿和合口、撮口的关

系比较不密切，但也有齐齿变合口、撮口的特殊情况。除了零星的例外，凡是转化，

都是有条件的，主要是受了声母的影响。”（王 1980 年  P136） 

王先生点出了从“开合洪细”向“开齐合撮”转化的关键。但是说“撮口可以变为合

口，也可以变为开口”却不很准确，似乎把“开齐合撮”与“开合洪细”混同起来了。因

为根据历时的观点，中古音的合口三、四等韵并不等同于后来的撮口呼，近现代已

经形成的撮口呼是不好再变回合口呼、开口呼的；而且也有一些韵母的转化并不是

受声母的影响所致。 

王先生关于“撮口向开口、合口的转化”的具体说明，有些表述也不够准确。如： 

“1 本来有韵头 y / iw / iu 或全韵为 y / iu ，后来失去了韵头，变为开口呼。

有些是先经过合口呼然后变为开口呼的。所以它们是和‘内、雷’同一类型的。这一类

的字不多，常见的只有下面几个例子： 

支韵：累 liwe—lei（不是 lui） 

脂韵：垒、类、泪 lwi—lei （不是 lui） 

另一种则是在某些韵类的重唇音变为轻唇音（非敷奉）的同时，撮口就变成了

开口。例如： 

废韵：废   wɐ i—fei  吠 bˊ iwɐ i—fei 

微韵：飞 piwə i—fei  肥 bˊ iwə i—fei 

……”（1980  P139） 

其实“累、垒”与“内、雷”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合口三等韵，后者是合口一等韵。

来母合口三等“支、脂”先变合口，再变开口。变开口是受泥、来母的影响，近代北

音中，泥、来母排斥合口介音[w-]的特点，可能与唇音声母的感染有关。合口三等

韵变合口并非受声母影响，而是韵头[i]受韵尾的影响（异化）而脱落。 

轻唇音声母对合口三等韵的影响，其演化也应该是先经过合口然后变为开口呼，

体现为[i-]介音和[w-]介音渐次丢失的过程。又如： 

“2 本来有韵头 y /  w /  u或全韵为 y /  u ，后来变为韵头 u ，或全韵为 u 。

这是撮口变合口。这个发展规律是和齐齿变开口的发展规律同一类型的：都是基本

上由于受卷舌声母 tʂ   tʂ ˊ   ʂ   ʐ  的影响。因为 y 的发音部位和 i 的发音部位是

相同的，只是一个圆唇，一个不圆唇罢了。下面是一些撮口变合口的例子： 

遇摄  书 ɕ io—ɕ iu—ʂu  住 ȡiu—tʂu  树 ʑ iu—ʂu 

蟹摄  缀 ȶ iwɛ i—tʂui    赘 ʨiwɛ i—tʂui 

止摄  吹 ʨˊ iwe—tʂ ˊ ui 

……”（王 1980 年   P140） 

知章庄组合口三等韵变读合口呼，并不是由 [y] 变 [u] ，比如： “书 ” 

[ɕ io]—[ɕ iu]—[ʃ iʉ]—[ʂ ʉ]/[ʂʯ]—[ʂu] ，

“专”[ʨiwɛ n]—[ʧ iwɛ n]—[tʂwɛ n]—[tʂ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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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止合口三等韵[i-]介音的丢失是受韵尾异化的结果，并不是受卷舌声母的影

响。它与齐齿变开口的规律不是同一类型的：[ȶ iwɛ i]—[ʨiwɛ i]—[ʧ wɛ i ]—[tʂui]，

在知章组声母还没有变读舌尖后音之前，韵头[i-]介音已经丢失。 

王先生把阳韵的庄系字和江韵的知、庄两系字变读合口呼看成是齐齿变合口的

特殊情况。他说：“为什么我们认为江韵的知庄两系字也是由齐齿变合口呢？因为

我 们 认 为 它 们 在 未 变 合 口 以 前 还 经 过 一 个 齐 齿 阶 段 ， 如

‘双’[ʃ ɔŋ]—[ʃ aŋ]—[ʃ iaŋ]—[ʂuaŋ]。这样，它们就和阳韵庄系字在同一条件下发展

了。”（王 1980 年 P141－142）我们觉得王先生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开口三等

韵（庄组）受卷舌声母影响，介音[i-]丢失，通常变读开口呼，但是阳韵的情况比较

特殊，韵母主元音圆唇倾向显著，这是变读合口呼的内在原因。江韵庄知组的情况

更明显，如：“双” [ʃ ɔŋ]—[ʂuɔŋ]—[ʂuaŋ]。开口二等江韵（牙喉音）腭化，知庄

组是否也能腭化呢？ 

薛凤生说：“在遵守上述原则的基础上，我们确认所谓‘开口’，意思就是韵头为

零‘ø’，‘齐齿’韵头为‘i’，‘合口’韵头为‘u’,‘撮口’韵头为‘ ’。……我们将用/y/表示齐齿，

用/w/表示合口。由于撮口分别与齐齿及合口含有共同的特征，我们将用/yw/这个

合体代表它。早在赵元任先生等制定的‘国语罗马字’里，撮口就以‘iu’的形式出现了，

但据说这只是为了节约与方便。观念上把撮口解释为齐齿与合口的合体则自美国学

者哈特门（Hartman,1944 年）开始。我们接受他这一看法但又与他有所不同。他把

这个合体中的两个符号认作两个音位，而且次序上/y/必须出现在/w/之前。我们则

认为这个合体只代表一个音位，用两个符号只是为了方便，而且它们的顺序也不是

先后的而是共时的。它们实际上代表两个正性的区别特征，/y/代表腭化，/w/代表

唇化。采用这个观念，所谓四呼的真义便可以清楚地界定如下了： 

开口 -ø-    ―腭化 （既非腭化又非唇化） 

            －唇化 

齐齿 -y-    +腭化 （仅为腭化而非唇化） 

            －唇化 

合口 -w-    ―腭化 （仅为唇化而非腭化） 

            ＋唇化 

撮口 -yw-   ＋腭化 （既为腭化又为唇化） 

            ＋唇化 

在这个理论基础上，要说明‘开、合’两呼与‘洪、细’两音的原理，也就顺理成章

了。”（薛 1986 年  P141－142） 

我们以为，薛先生的理论是比较合理的。对于中古合口三四等韵来说[-yw-]代

表两个音位，而且[y]必须在[w]之前。对于现代撮口呼韵母来说[-yw-]只代表一个音

位而且它们的顺序也不是先后的，而是共时的。这就是中古合口细音与现代撮口呼

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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